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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域下的悲剧书写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共性探析

王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
纳河右岸》在悲剧书写上有一定的共性。在女性视域下，《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

右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性老人，且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在生态批评视域

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态

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

击，最终逐渐走向没落。在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将民族传统

观念中的“万物有灵”思想行文于作品当中，亦真亦幻地再现了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民族视域下，

《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指出了摆脱

民族悲剧的出路———团结、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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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１９６７年出版的作品《百年孤独》，通过一个家族七代
人的兴衰、荣辱，见证了一个拉美小镇———马孔多百

年的历史，其魔幻色彩、孤独主题与悲剧意蕴引起了

欧美文坛的“一场文学地震”，使拉美文学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该小说于１９８２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文

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迟子建

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最后一
位酋长的女人的自述，讲述了我国东北鄂温克族的

百年历史，以及对民族文化的顽强坚守。该小说曾

荣获２００８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品的影响力虽
不及《百年孤独》，但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一

定的可比性：两部作品中出现的百岁女性都是民族

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

见证了印第安家族的百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

中的“我”见证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两部作品都

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百年孤独》中所描写

的喧嚣纷乱映射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富足与贫穷，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的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

克人的悲喜、文化则是我国５５个少数民族的缩影，
是以一曲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

悲哀。同时，两部作品都从民族悲剧的角度探讨了

人类命运、人类苦难这些严肃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将《百年孤独》与国内作品

（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进

行相关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研究，但对《额尔古

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的共性探究还少有学者涉

及。本文拟从女性、生态、魔幻现实主义、民族四重

视域，对两部作品的共性进行探析，以期为多重视域

下的悲剧书写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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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悲歌

《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右

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

性老人，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位

女性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

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不论是有趣还是

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

立、质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１］。两

部作品都以女性的视域，呈现出两个民族盛衰的

历史。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

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倒退历

史”［２］（Ｐ１１０）。妇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作为家族的支柱，马尔克斯笔下的乌尔苏

拉活了１２０岁，是唯一一个家族百年兴衰变化的见
证者，作为一位女性，她承担着家族的使命，面对家

族的衰退，“她那不可战胜的心气成为她在黑暗中

的引导”［３］（Ｐ２８９）。当蚁族来袭乌尔苏拉将要兑现雨

停就死去的承诺时，她仍然充满着对家族没落的担

忧，希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说服家族成员从最小的

房屋整理做起，试图改变家族没落的状态，但最终事

与愿违，随着乌尔苏拉和家族成员的纷纷离去，最终

家族居住的小镇———马孔多———消失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酋长

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边缘族群的故

事。可见，“我”是民族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品开

门见山地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

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４］（Ｐ３）

比起乌尔苏拉，“我”更为直接地成为了民族历史的

叙述者，“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４］（Ｐ５），

“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

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３］（Ｐ２４８）。故事运用追

忆的方式对百年间民族的变迁历史进行了回顾，

“我”成为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其自述是对历史的一

种真实还原。

总之，两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女性都是自己家族、

民族之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乌尔苏拉用她那

女性的直觉守护着马孔多，“每当有人注意到她磕

磕绊绊，不小心撞到她那天使般高举过头的手臂，都

会认为她身体状况堪忧，却未曾料到她其实已经失

明”［５］（Ｐ２８９）。百岁老人原本可安享晚年，但乌尔苏拉

却选择了为家族祷告，“不要让布恩迪亚家的人近

亲结婚，生下猪尾巴的孩子”［３］（Ｐ２９６）。《额尔古纳河

右岸》中的“我”是最后一个坚守民族“营地”的女

人，“虽然营地里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儿也

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

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４］（Ｐ５），“我”怀着对民族

的热爱，守护着民族的希望之火。而在父权制社会

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第二性而存在，如果由女性来坚

守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那么这个民族的没落将是必

然的。

　　二、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没落

“生态批评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重申人类的

文明历史，重申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

传统，重申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对生态自然和人类社

会抑或人类的精神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作用。”［５］从生

态批评视域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

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

会生态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两部作品故事

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转为紧

张，原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愈演愈烈，自然生态

和社会生态均无法调和，最终酿成了两部作品生态

视域下的悲剧。

在两部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初始状

态下都是和谐的：自然以人类为伴；人类以自然为

生。《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是一个有２０户人家的
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

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

蛋”［３］（Ｐ１）。《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以驯

鹿为伴，以自然为生，连绵的雪山、清澈的河水和淳

朴的人们映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状

态的突转伴随的是外来秩序对原始秩序的取代，

《百年孤独》中不同政府轮番操纵马孔多，使得原本

种植的绿化树被弄得断枝残叶，工业的发展带来了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伐木工人

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导致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的恶化。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如果发展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显然是不可

取的。马孔多和鄂温克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和谐到紧

张，也对本民族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民族发展

的悲剧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开启的。

如果说自然生态是悲剧结局的外因之一，那么

社会生态则是酿成最终悲剧的内因。“社会生态是

指社会性的人与环境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社会生

态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政治体

制和意识形态。”［６］其中，人际关系是马尔克斯和迟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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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建进行社会批判的共同切入点。作为原生态的两

个部落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印第安人接

受了吉卜赛人为马孔多带来的冰块、磁铁、望远镜等

现代文明的产物，鄂温克人也接纳了安达们带来的

现代文明的必需品。可见两个原始部落在走向现代

文明的进程中都是被动的、缓慢的。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碰撞中，原始文明不

断走向没落，就如《百年孤独》中所描述的布恩迪亚

家族“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

吃掉”［３］（Ｐ３５８），这也象征着印第安原始文明走向了灭

亡。《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这个鄂温克人所生

活的乌力楞，最终只剩下“我”和安草儿，其余人都

下山定居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乡镇。“如果土著人

生活在他们的部落中，没有来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他

们也许就不会遭遇生活中本不该出现的冲

突”［４］（Ｐ２５４），“他们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

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４］（Ｐ２５５）在

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中，原始文明逐渐走向

没落，其没落的背后蕴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悲

剧引人深思。“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

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人类存在

的环境性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

居的地球生物圈的一部分。”［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现代文明应以宽阔的胸怀去接

纳原始文明，使之与现代文明相互补充与借鉴。

　　三、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运用了魔

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都将民族传统的“万物有灵”

观念行文于作品中，在亦真亦幻中揭示出隐藏在其

背后的悲剧意义。

《百年孤独》以魔幻现实主义立足于世界文坛，

作品“不仅打破了人鬼的界限、主客观的时序，而且

还采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夸张的手法，同时将印第安

人的传统神话与信仰和阿拉伯文学的《一千零一

夜》以及《圣经》中的典故结合在一起，成为魔幻现

实主义的经典”［８］（Ｐ１８），“小说遵循了印第安人的传

统观念，富有一种神奇和神秘的色彩”［８］（Ｐ５８）。《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诸多的神奇和神秘，鄂温克

人与印第安人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万物皆

有灵！

根据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万物是有生命的，人

与鬼是可以对话的，生与死是没有严格界限的。《百

年孤独》中多处提到阴曹地府，认为鬼与人一样也会

衰老并再次死亡。“正午之前，阿玛兰妲·布恩迪亚

将在傍晚起程捎带冥信的消息就在马孔多传开，到下

午三点客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箱信件。”［３］（Ｐ２４４）《额

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靠万物而生，也相信

万物有灵：“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

把它还给神灵”［４］（Ｐ４）；“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

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面扔那些不干净的东

西”［４］（Ｐ２９）。此外，还相信山神、雷神等。在万物有

灵观念的基础上，就有了与灵魂交流的具有神奇预

知能力的人，“世上有些人与某些事物存在着感应

关系，所以能够感到它们的神秘所在和运动规律，这

便是预感和预示能力的根源”［８］（Ｐ１１７）。《百年孤独》

中的奥雷良诺上校对某些事物的发展是有预感的，

当他三岁的时候，看到厨房的汤锅放在案子上，便惊

慌地告诉妈妈：“要掉下来了”“汤锅本来好好地摆

在桌子中央，但孩子话音刚落，它便像受到某种内在

力量的驱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桌边移动，掉到地上

摔得粉碎”［３］（Ｐ１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等对自己的

死亡也都有预感。同样，《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

满也有着非同寻常的预感和预示能力，不仅可以预

示死亡，还可以成为与神沟通的“半人半神”的媒

介，“神衣”“神帽”“神裙”“神鼓”披上身、“跳神”仪

式举行完之后，可以达到救治死亡或者转嫁死亡的

神奇效果。为了寻找列娜的“乌麦”，尼都萨满“从

黄昏开始跳，一直跳到星星出来，后来他突然倒在地

上。他倒地的一瞬，列娜坐了起来……而尼都萨满

苏醒后告诉母亲，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

个黑暗的世界了”［４］（Ｐ７）。为了帮助马粪包吐出熊

骨，妮浩将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葬送了。妮浩跌下

山谷，被黑桦树拦住，保住性命，却将死亡转嫁给了

自己的儿子。

两部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是对民族

信仰的再现，还原了一个具有神秘色彩却又真实的

现实社会，“万物皆有灵”的民族信仰是一个民族意

识形态的真实反映，“神奇和神秘”更是印第安民族

和鄂温克民族的原始坚守，这种对民族原始状态的

再现，既虚幻又真实，在亦真亦幻中异曲同工地对民

族文化进行了最好的阐释。

　　四、民族视域下的悲剧

《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

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百年孤

独》的布恩迪亚家族成员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陷

入孤独的境地，乌尔苏拉独自对家族的守护无不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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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着孤独的烙印，最终布恩迪亚家族被飓风抹去，从

世人记忆中消失，经受着永久的孤独。“时间的停

止就标志着孤独的开始，反过来说也可以，与世隔绝

就意味着时间的静止。”［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

鄂温克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敬畏和尊重自然，最

终却不得不被现实所吞没，孤独守望着空空的山林

和象征着种族延续的火苗。《百年孤独》不仅见证

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更是拉丁美洲土著生活的

一个缩影，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沧桑岁

月和命运悲歌一样，折射出一个边缘族群的没落，这

样的落寞正是民族悲剧的根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神话给一个民

族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神话的毁灭使文化丧失

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人、教育、风俗、国家都变成抽

象的存在，不可消除的内在的匮乏”［１０］（Ｐ１０９）。当一

个民族的神话不再继续时，其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百年孤独》中的飓风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火

种终结了印第安民族和鄂温克民族的神话，更终结

了两个具有神奇色彩的少数民族，用尼采的话来说

就是“这里站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

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

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１０］（Ｐ１１０）。挖掘民族的

根要从失去的民族神话开始，这也正是马尔克斯和

迟子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旨，民族的悲剧正是

由于对原始文化消失的漠然而引发的。

在两部作品中马尔克斯和迟子建也都试图探寻

民族悲剧的出路。“生命尽管孤寂，时光历史尽管

有时候给人一种无聊的重复感，但是，只要人与人之

间还能相爱，世界就有希望。”［３］（Ｐ１１１）马尔克斯为人

类指出了一条摆脱民族悲剧的途径，即“爱情”“人

道”与“团结”，也许真正的悲剧不是民族的灭亡，而

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只有消除冷漠，才能摆脱悲

剧，走向最终的人道主义道路。迟子建把民族悲剧

的出路寄托于民族自身并指出，“这些少数民族人

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令我

无比动情”［４］（Ｐ２５７）。可见，马尔克斯和迟子建都将摆

脱民族悲剧的出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自身，认

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包容是走出民族悲剧的有效

路径。

　　五、结语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以一位百

岁女性的视角见证了各自民族的兴衰，充当了民族

兴衰的见证者和守护者，唱响了女性视域下的民族

悲歌。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

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最终在自然生态和社

会生态中都逐渐走向了没落。同时，两部作品都采

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为作品注入了神秘的色

彩。两位不同民族的作家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有着

共同的创作倾向，都对原生态民族的悲剧进行了深

入的思考，并为原生态民族探寻到了一条“团结”

“包容”的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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